文章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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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2
总会想起那张照片
我拍过很多照片，也看过很多照片，但我总会想起那张我在我家阳台拍的一张月亮的照片。
那天是十五，月亮很圆很亮，很漂亮。但我不知为何我和我爸吵了一架，两个人都不开心，谁都不说话。我看见有那么漂亮的圆月，于是就想到去拿相机拍照。夜晚外面很暗，所以我拍的第一张照片就很暗，看不清月亮的轮廓。我不大懂照相，所以不知道问题所在，我就猜是不是没有开闪光灯。我就开了再拍了一张，但效果还没有第一张好。我转头看向在沙发上有点闷闷不乐地看着电视的爸爸，思索着要不要向他求助。我在阳台上徘徊，想：我们刚刚吵完，这样就问他问题好吗，不过他是我爸，应该不会不帮我的。
于是我就问：“爸爸，为什么我拍不清月亮呀，我开了闪光灯反而更不清楚？” “那是曝光时间的问题。”他听到我问问题好像很开心，边走过来边说。我好奇的问：“什么是曝光时间啊？“ 看到我好奇的样子他之前的闷闷不乐都没影了，然后他耐心地解释给我听，讲了照相机的原理。我明白了曝光时间是什么，但我不知道怎么调节手里的数码相机。爸爸就指着快门旁的一个小转盘，说：“这里有很多种模式，想要调节曝光时间，就要把它转到‘M’，这是手动曝光模式，可以调节曝光时间。” 我了解之后，就试了很多个曝光时间，发现虽然曝光时间变长能接收更多的光，但因为手会抖，时间越长，图像就越模糊。我爸看到后，说：“这就是为什么要有三脚架呀。” 然后他就拿出三脚架，帮我架好相机。这样，我终于拍出了一张好看的圆月的照片。
我之所以总是想起这张照片，是因为它让我了解到，吵架和教我拍照都是父爱的表现。所以与父母吵架后，不用担心他们会不理你，他们还依旧是爱你的。









文章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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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4
总会想起那张照片
要搬家了，母亲让我整理自己要带走的衣物，我被埋没在四周都有些破旧的满是杂乱物品的小房间里，跪在有些破旧的木地板上，慢慢地收拾，心中不由得感慨这个生活了十年的房子啊，角角落落都是回忆啊……当我打开一个储藏柜的最后一格，看见里面静静地躺着一部手机，不知怎的，我心血来潮，忽然想看看这部多年未用的手机里还有些什么，于是，我赶紧去找配套的充电器来给手机充电。
大约过了十分钟，手机可以开机了，那熟悉的界面时隔多年后又重新浮现在眼前，我的心中顿时有些酸楚，打开“照片”的应用软件，照片不多，但每一张都让我有恍如隔世之感，看着几年前那个稚嫩的脸庞，优秀的、闪闪发光的自己总让现在的我有些许落差和自卑。翻到了一张照片，我停住了滑动的手指，原本嘴角浅浅的笑容淡去。这是我九岁时参加少年宫舞蹈团组织的赴法文艺演出时拍的。照片中的女孩身材高挑，在五颜六色的闪光灯照耀下显得更加出色，即使是淡淡的妆容也挡不住那份俏皮以及表情里尽显的灵气，在一群好看的女孩中永远是最出色的一个。啊，这是我，这真的是我吗？这仿佛是来自平行空间里另一个自己的问候，这声音在我心谷里回荡着……
时隔多年的自己现在已不再如从前那样优秀、那样的出类拔萃，甚至因为没练习舞蹈后变得越来越胖，上了初中后，我的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……渐渐地，同学的嘲讽，父母的失望也让我变得在每一件事情中都越来越自卑，原来自信优秀的我仿佛现在要低到尘埃里。
现在我看到那张照片，我忽然恍然大悟：原来我可以是优秀的，这个自卑的人应该不是我！
于是，我开始重拾自信，我想要做比以前还优秀的自己。所以现在每当困难临头，我总是会想起那张照片，然后给自己打气：你可以做好！那一张照片，是瞬间的烟火，也是我每次面临困难时迎难而上的永恒的信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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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6
总会想起那张照片
      路过橱窗，模特身上带有刺绣的新款让我伫立片刻；街边小商贩摆卖的十字绣让我频频回头；那坐在巷口穿针引线的老奶奶也让我思绪飘飞。不由自主地，我总会想起那张照片。
     那是一张彩色照片。阳光正好，奶奶一脸祥和地坐在靠窗的椅子上。一件线条粗细匀称的刺绣T恤落在她左手，她右手拿着针正要穿入T恤的另一边。画面就定格在那里，可我的思绪却无法按下暂停键……
    “奶奶，我就不懂了，你这么执着于刺绣干什么？”我蜷缩在床上，吹着空调，一脸不解地问。
     奶奶头也不抬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这意义可大着呢。”我趴在她面前撒娇：“奶奶告诉我吧，我好奇呢。”她停下来，把老花镜往下拉了拉：“你妈生日快到了，她最喜欢十字绣。先别告诉她，我还得再绣上一会。”
    她手指飞快地穿梭在十字绣的正面和背面。那些线头也灵活地与十字绣交织在一起。一边的线头穿出去，另一边的手飞快接过。
    我往沙发里一摊：“那我上网给你买一件不就好了，哪用这么费心？”说着便打开手机，一大堆颜色亮丽、图案新颖的十字绣近在眼前。
    奶奶放下针线，摘下老花镜，摆摆手：“网上购物固然方便，但哪能出诚意？再说，现在还有几个人能传承这份刺绣文化？”
    “可你这样多累，万一不小心扎到手。”我低声嘀咕。
    “我倒是享受这一针一线的惬意，再说，我可一直没丢这份美好传统，虽比不上刺绣速度，但成品绝对是有温度的。一件机器生产出来的十字绣，你妈拿在手里，是凉的。而我自己编的，就会暖和多了。”她饶有自信地打着，继续飞针走线……
    旧时光已像一部下架电影，遥遥而去，但生活的种种场景总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张照片，想起奶奶的“密密缝”，想起刺绣背后传承的可贵，还有她教会我的温情。


文章7
	总会想起那张照片
我的手机相册里有这样一张照片：外婆在厨房看我炒菜，我俩看上去说说笑笑。
    我一出生外婆就是我的第二个妈妈。妈妈很忙，外婆就担起了妈妈的“责任”：我哭的时候她安慰我、哄我；我笑的时候她陪我一起笑；我郁闷的时候她就是我的树洞，一边听我哭诉一边说笑话开解我。
    时光的沙漏飞速地改变着身边的一切，我也在外婆的陪伴下成为了一名初中生。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，外婆站在校门口微笑着，迎着温暖的阳光向我微笑摆手。我的初中生涯开始了，然而初一那一年，我没有在状态，很多的不适应让我产生了厌学情绪，也不想和同学相处，在我身上也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成绩随之一落千丈，我很着急很彷徨很自卑，但除了掉眼泪，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。我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读完初中这三年。在我怀疑、甚至要放弃自己的时候，外婆温暖的大手把我从绝望的深渊拉了出来。
    外婆很担忧，但没有明说。她一直想找到办法帮我，把我从学业的自卑中拉出来，她居然发现了我一个独特的爱好。不像其他女生喜欢跳舞画画，我的爱好是做美食，各种各样的，能让人心情变好的美食。外婆和我一起去市场选购食材，教我从煎蛋开始，到煲汤，煮粥，再到各种各样的中式菜肴，我学得很快，不止中式也学会了日式和西式。外婆一次次的鼓励和赞赏让我的信心在一道道美食中逐渐恢复。
至今，我已经学会了近百种菜的烹饪方法，特别快乐或者特别忧郁的时候，我都会做几个菜，菜里有我的喜怒哀乐，而外婆一直是品尝这些喜怒哀乐的忠实粉丝。
	


文章8
	总会想起那张照片
“草，在结它的种子；风，在摇它的叶子。”这句话正好可以形容我眼前的这一番胜景。而远处的尕海湖在阳光之下熠熠生辉，波光粼粼，并升起一片水雾，使得尕海湖愈发似一个仙湖。丰美的水草，成群的牛羊，富饶的宝地。
但仔细地看那绿油油的草地，不难发现：地面上有不少大小不一的洞。大的有下水管道那么大，即使是小的也有拳头那么大。但令人担忧的是，那些小坑小洞数量之多，超乎你的想象。星星点点，却大有燎原之势。
这就是我在甘肃南部的尕海湖边所拍到的照片。
你可能和我一开始所想的相同，纷纷去责怪那些在草原上打洞的老鼠。可认真一想，那些老鼠为何会在尕海湖畔泛滥成灾呢，而不在别处呢？原因很简单：游客们把吃完的食物垃圾随意丢弃在草地上，吸引了不少老鼠前来安家落户，导致了如今这一片千疮百孔的土地。
离开了那儿的我发现，这不单单是尕海湖畔的问题。记得有一天放学，走出地铁。身边有一个衣冠楚楚的男的，手中捧着一本书在看。但，突然他发出一阵古怪的声响，喉咙动了动，一口浓痰，从他的口中“咳”的一声吐了出来。好似子弹一般，重重地打在地面上，恶心极了。随后，他不知从何处摸出了一支烟，他把灰色吐入了美丽的蓝天中，我心中的憎恶之情又增了一分。他吃饱烟后，若无其事地将手一扬，昂首挺胸地大步向前走。
我憎恶他们，我为大自然而心疼。每天，我走在大路上，马路旁随意堆放的垃圾，污水纵横的斜坡，一车车运垃圾的大车，以及它们留下的恶臭。无不使我总想起了那张照片，外表看似风光无限的旖旎广州城，实际上也与尕海湖并无二样，他们都是千疮百孔的。
我的朋友们，大自然正在被我们破坏，去保护她，去爱她！
	


文章9
不期而遇的温暖
几年前，我一个人参加了去英国的游学营，异国的土地、风情甚至一草一木都让我迷茫，孤独，那句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更是让我倍感凄凉。我待在寄宿家庭给我准备的客房里，靠着木椅，两眼呆呆地望着窗外，是啊，那的确是我梦里的满天星河，是夜晚的静谧，是有大簇鲜花吐露着芬芳，可这一切只如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我，我的鼻子一酸， 眼睛眨巴几下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一个人静静地窝在被子里，看着房里的摆设，感觉每一个家具摆的都不在他们应该在的位置，转过头，紧闭着眼，可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。我又转了个身，突然想起了那碟外婆的猪蹄。
那是一碟，不，一大碟外婆做的猪蹄，一律带着厚厚的皮，还被无数片辣椒点缀着，整碟子猪蹄冒着一缕缕热气，被外婆从那个小小的厨房里变了出来，辣椒与猪油的想起逸满了整个房间。
我其实并不爱吃，但外婆在江西，我在广东，小时候每次回去我都会去外婆家，而那时的我还不挑食什么都爱吃，特别是猪蹄。而到了十岁左右，我就不爱吃这类油腻腻的东西了。可我每次一回去，一进外婆家门，迎接我的便是一碟还是那么香喷喷可又油腻的猪蹄、和外婆越发苍老的脸，但她脸上的喜悦从未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减少一丝一毫。
[bookmark: _GoBack]每次看到那碟猪蹄，我心里又无奈又开心，一进门便自动自觉地入座，拿起筷子，艰难地吃完外婆亲自给我夹的最大的那一块猪蹄，看着她欣喜的笑脸，我不得不吃完以后还露出大大的笑容……
想到这里，我的眼泪已经干的差不多了。我的心已经逐渐平静下来，看着这陌生的一切，陷入了沉思。我原本以为，在这异国他乡我想起的必定是爸妈，一个月都不能吃到的早茶等等，可内心一阵触动的，竟是不经意间想起的一碟猪蹄。
我想着，我虽然身在异国，感到无尽的孤独和不习惯，可我忽略了多少在我身后默默地爱着我、为我付出着的人。无论身处什么境地，都会总有很多爱你的人在陪伴着你，支持着你——这正是外婆提醒我的，让我的孤独无助瞬间被化解，浑身充满力量。陌生的一草一木可以击溃我、那突然被我回忆起的猪蹄也可以温暖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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